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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large houses in Yangshao culture sites has long been a great interest in
archaeological inquiry. In this paper, we employ starch and phytolith analyses to study the residues from
floors of a large Yangshao house F1 at Huizui in Yanshi, Henan, together with pottery vessels found near the
hous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is house and the nearby pottery vessels may have been used as facilities for
feasting, including brewing beer with millet, rice, Triticeae, and tubers. The beer making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F1 included mashing and fermenting. This house is also likely to have facilitated public gathering and
feasting; its hard and clean floor surfaces were probably built to meet the special requirement for alcohol
production, as well as for ritual activities. The similar structure of large houses in many Yangshao culture
sites indicates some shared cultural values relating to ritual feasting among Yangshao peoples, and such
values spread over a broad region as the Yangshao population expanded. Yangshao large house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size through time,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easting activities. The prevalence of millet-rice
based beer making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social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articularly the
diffusion of rice in north China.
Keywords： millet-rice based beer, millet, rice, beer making, agriculture, social complexity

摘要：仰韶文化大房子的功能是考古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

大房子F1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分析，并据此探讨仰韶文化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人类

行为。分析证明灰嘴大房子F1、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陶缸共同构成宴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

稻米、少量小麦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同时，

这一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共场所；其平整、坚硬而干净的地面，不仅是酿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

反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环境的特殊要求。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一致性，可能

反映了以谷芽酒为饮料的宴饮礼仪是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

韶文化分布区的每一个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宴饮礼

仪规模的发展。以黍和稻为主要谷物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断扩

大的社会动力以及水稻在中国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谷芽酒；黍；稻；酿酒；农业；社会复杂化

仰韶文化大房子与宴饮传统：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F1地面和陶器残留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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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分布范围最广、

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它以黄河中游为中

心，并向周边扩散，东至鲁西地区，西至河西走

廊，北至内蒙古中南部，南至汉水流域，前后延

* 本研究项目得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中国考古基金会资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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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千年之久 （5000—3000 BC）。仰韶文化分

布区内有很多共同文化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遗迹之一是大房子，与仰韶文化共始终。几乎所

有揭露面积较大的仰韶聚落遗址中都发现一至数

座大型房子。从早期到晚期，房屋面积有逐渐增

大的倾向。仰韶早期的大房子面积在100平方米

左右，如西安半坡 F1 （160m2）［1］；至仰韶中晚

期达300多平方米，如白水下河F1（室内面积约

300m2）［2］，灵宝西坡F106（240m2）［3］及秦安大

地湾 F901 （290m2）［4］。大房子面积逐渐增大的

过程与仰韶社会向复杂化发展的趋势同步；至仰

韶中晚期，大房子往往集中出现于地区性的中心聚

落，如西坡和大地湾。因此，了解大房子的功能可

以从人类行为的角度解读当时的礼仪和社会结构。

许多学者曾经探讨大房子的功能。或认为是

母系大家庭的公共住宅［5］，或认为是集会场所、

男子公所、首领住宅等［6］。这些观点主要是参考

民族学资料进行类比推测，但缺少直接证据。本

文运用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河南偃师灰嘴

大房子 F1 的地面及附近出土的陶器进行残留物

分析，并据此探讨仰韶文化时期与大房子有关的

社会活动和人类行为。

一 仰韶大房子与仰韶酿酒陶器

仰韶文化大房子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房

屋地面精心制作、坚硬、平整、光滑、多数呈青

灰色，但也有少数涂有朱砂 （如西坡 F106） 或

绘有地画 （如大地湾F411）。因此，大房子的功

能应该不是单一的，本文主要关注那些地面平整

坚硬、没有地画或涂朱现象的大房子。根据李最

雄对大地湾 F901 地面的分析，房屋地面是以人

造黏土陶粒和轻骨料为集料，料礓石烧制的水泥

为胶结材料的混凝土制成［7］。仰韶文化遗址中用

作居住的小型房子并未发现这类地面，因此大房

子的地面经过如此特殊的材料加工不是为了一般

的居住，其功能应该比较独特。

仰韶大房子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与

其同样具有代表性的遗存是一组陶器，包括尖底

瓶、漏斗、罐、瓮、碗、钵、缸和灶，其中最典

型的是尖底瓶。一些学者推测尖底瓶的功能与酿

造和饮用谷芽酒有关［8］。尖底瓶器内壁，往往附

着较厚的黄色残留物，最近通过对陕西高陵杨官

寨和西安米家崖出土仰韶中、晚期的尖底瓶、瓮

和漏斗上残留物的科学分析，这组器物的酿酒功

能已得到了肯定［9］。并说明当尖底瓶和瓮同时使

用时，代表了一套酿酒的组合工具［10］。尖底瓶口

沿处的微痕分析也支持使用芦苇或竹杆咂酒的推

测［11］。尖底瓶在所有仰韶遗址中都有大量出土，

不仅出现在一般居住区，也与大房子共存。例

如，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大房子 F400 （复原面积

260m2以上），房内发现的陶器可复原为2件瓮、

1件侈口罐和3件尖底瓶［12］。虽然目前我们还不

能确定所有尖底瓶的功能，但至少其中一部分与

酿酒有关。这说明酿酒是仰韶文化的一项普遍活

动，或者说仰韶人的生活中不可无酒。

杨官寨仰韶中期酒的主要成分包括黍、薏

米、野生小麦族种子、栝楼根、山药及百合等块

根植物［13］；米家崖仰韶晚期酒中的主要成分也是

黍、薏米、栝楼根、山药等块根植物，但不同的

是大麦开始出现［14］。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显示这

种酒是利用谷物发芽后酿制的谷芽酒。大麦原产

于西亚，米家崖酒中的大麦应是新引进的植物，

而黍、薏米和野生小麦族可能是在栽培大麦出现

之前、仰韶文化的传统酿酒谷物。

二 谷芽酒的酿造方法

利用谷物发芽酿酒的方法存在于世界许多地

区的古代社会，英文统称为beer，在中文中一般

翻译成啤酒。但这种古代发酵饮料与现代加有啤

酒花并经过滤的啤酒完全不同，应是一种较稠

的、往往含有糟 （谷物的皮和壳） 的饮料。仰韶

文化的谷芽酒很可能属于这一类的浊酒，相当于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的“蘖造醴”。《礼

记·内则》 中有“黍醴清糟”的记载，反映了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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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时期用黍酿造的谷芽酒包括过滤的清酒和有糟

的浊酒两种。正是这种有糟谷芽酒的特性使我们

能够在酿酒陶器上发现酒的粮食残留物，包括淀

粉粒和植硅体。那么与酿酒陶器 （如尖底瓶和

瓮） 密切相关的大房子是否保存有酿酒的遗存，

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除了

陶器以外,酿酒的整个过程还需要什么设施，是

否能在考古遗存中找到其遗存。

世界各地酿造谷芽酒使用的谷物种类和酿造

的方法各异，但基本程序近似，都经过浸泡、发

芽、糖化、发酵四个步骤［15］。用大麦酿酒的传统

方法有以下几个步骤：1.将装有大麦的袋子放在

浅溪流水中浸泡数日，或将大麦浸泡在大型陶器

中数日，并定时换水，以促使发芽；2.发芽的目

的是为了活化种子中的淀粉酶，将淀粉转化为可

发酵的糖。发芽需要在室内进行，房屋要阴暗通

风，地面要平整坚实，将浸泡过的麦粒在地面上

铺撒一层。为了保持一定的湿度，需要定时洒

水。为了防止麦粒发芽过程中产生过高的温度，

需要用耙子定时翻动麦粒。这种用于谷物发芽的

房屋地面需要特别的方法修成，经常打扫干净，

并定期维护翻修，以便保持地面的平整和坚实。

发芽的谷物如果不马上发酵，需要太阳晒干或用

炉子烘干，使其停止发芽。干燥后的谷物可以储

存备用；3.糖化是酶将淀粉转化为糖的过程。发

芽谷物经过粗粗捣磨后，放入大型器皿中，加入

热水，保持温度在65 ~ 70摄氏度左右，经30 分

钟至 4 小时后制成醪液；4.将醪液置于容器中，

封口数日进行发酵。这是因为酵母将糖转化为二

氧化碳和酒需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进行［16］。

根据民族学材料，非洲许多民族有用粟和高

粱酿造谷芽酒的悠久历史。在埃塞俄比亚，酿造

过程也有四个步骤：1.将谷物放置陶器中浸泡12

小时；2.然后移至一个覆盖有植物叶子的筐里，

经过一个星期或稍长进行发芽后，使用杵臼捣

碎；3.将另外一些未发芽谷物直接碾磨成面粉，

其中2/3的粉加水后发酵，制成饼状在锅上烘熟

并碾碎成小块；另外1/3的粉加少量水后直接放

置锅里焙烤成深色，这样可以使酿出的酒呈红

色。其他的添加物还有可以帮助发酵的植物茎

叶，如一种沙棘叶 （Rhamnus prinoides），捣碎后

使用；4.在酿酒陶罐中放入 2/3 的水，加入发芽

高粱磨成的面粉与捣碎的沙棘叶 （5 ∶1的比例），

经过24小时之后，再加入发面饼碎块和烤成深色

的面粉，再过3~5天之后酿造成酒［17］。

在中国陕西北部的榆林地区，人们有酿造小

米浑酒的传统。根据作者的调查和以往发表的资

料，浑酒的制法大致如下：1.将小麦放在陶器中

发芽，磨成粉备用，称为酒曲；2.将脱壳黍磨成

粉、蒸成糕；3.以大约1 ∶ 5的比例将发芽小麦粉

与黍糕揉和均匀，装入小口坛子里，加热水，封

口，放置热炕头发酵，24小时后成酒。饮用时需

加水煮开，成为微酸甜、酒精度很低、淡黄色粥

状的饮料 ［18］。这一酿造浑酒的方法可能相当古

老，近似于古代的“蘖造醴”。需要注意的是，

现代的榆林浑酒不是用黍发芽制曲，而是用小

麦，但在小麦传入中国之前，酿酒的谷物应该主要

是黍，包括发芽制曲。

从以上三个例证可以看出，在考古遗存中，

浸泡谷物这道程序很难留下痕迹，但谷物发芽、

烘干、以及酿造的设备也许可以发现。在近东地

区一些古代遗址中，土坯房屋的地面有夯实的表

层或涂有一层石灰面，有些房屋有上下叠压的多

层地面，是多次修建的结果，这些房屋被认为是

用于谷物发芽的场所。另外近东地区新石器早期

的遗址中发现类似烤炉的遗迹，被认为是用于烘

干谷物的设备［19］。在建筑地面上发芽的方法可能

适用于较大规模的酿造，这样的地面可能会留下

带壳的谷物遗存［20］。在植物编织容器或陶器里进

行谷物发芽 （例如非洲和榆林的情况） 可能更适

用于小规模的家庭酿造，也很难在考古遗存中发

现。谷芽糖化和发酵的过程可以通过酿酒陶器上

的残留物 （淀粉粒和植硅体） 分析得以鉴别。这

是因为用于发芽的谷物不必脱壳，因此在酿酒的

陶器表面上会留下颖壳植硅体，而经过糖化的淀

粉粒会显示出被酶破坏的特征，这类有特殊形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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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伤淀粉粒也会留在陶器

表面，有助于鉴定［21］。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基本

都有平整坚实的地面和灶，

这些结构符合谷物发芽和烘

干的需要。如前所述，大地

湾大房子F400内有尖底瓶和

大型瓮，说明糖化和发酵过

程很可能在大房子中进行。

另外，大房子也可能是进行

礼仪活动的场地，而宴饮往

往是礼仪活动的重要内容。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我们对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的仰韶文

化的大房子F1及相关陶器进

行了残留物分析。

三 灰嘴遗址仰韶大房子F1

及相关陶器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主要

包括有仰韶中晚期、龙山晚

期和二里头三个时期的遗存。仰韶时期遗址面积

约7万平方米，发现有三座大型房址，其中F1和

F4暴露在农田的剖面上。房屋有上下叠压的多层

地面，说明多次重修，使用较长时间。（图一）

F1地面残存约3.5米长，1.3米厚，可分辨出五组

房基面，最上两层之上有较厚的红烧土堆积，可

能为房屋墙壁倒塌后留下的遗存。在发掘灰嘴遗

址期间，我们与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合作对 F1

地面的微结构进行了分析。根据 Macphail 和

Crowther 的研究结果，房面的结构有两种。一

种是在一层较厚的草拌泥之上涂有一层黄土泥表

层，其最表层为略呈红色、结构紧密的硬面；另

一种是2~3厘米厚度的凝灰岩板。这两种地面结

构往往交错出现，一般为凝灰岩板叠压在泥制地

面之上，有时二至三层凝灰岩板连续叠压。分析

显示，在各层地面之间没有发现人类生活留下的

遗物或遗迹，说明地面或是清扫得非常干净，或

是曾被物体覆盖［22］。灰嘴F1的泥制地面的微结

构是否与大地湾 F901 地面相似，由于没有具体

分析，目前不得而知。用凝灰岩板做房屋地面的

现象在其他仰韶遗址中尚未发现，灰嘴遗址周围

地区的地质调查也没有发现凝灰岩分布，因此我

们对凝灰岩板制作地面的结论存疑。我们对 F1

的两层“凝灰板”地面进行了残留物分析，但只

发现极少植硅体。根据其他仰韶遗址中大型房屋

地面均为泥制的普遍现象，我们认为灰嘴的情况

也可能类似。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泥制地面。

F1的南侧被晚期遗存破坏，北侧被晚期墓葬

打破，在该墓葬之北有一堆红烧土并夹有木炭、

陶器碎片和一些残断的小型动物骨骼。兽骨中部

分可鉴定为幼年猪的趾骨，一些骨骼呈灰色，明

显经过火烧。陶器中可辨认出的器型包括一件敛

图一 灰嘴仰韶文化大房子F1地层剖面及地面和陶器的采样地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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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斜肩加砂瓮和一件泥质陶缸；瓮外表有烟

炱，应为炊器。（图二） 估计这片红烧土原为

灶，灶周围不见其他遗迹，根据它的位置来

看，可能是附属于 F1 的设施。因此，这个灶及

两件陶器可能与F1的功能直接相关。我们对F1

地面及附近灶 （红烧土） 中的瓮和缸进行了残

留物分析。

四 残留物分析方法和结果

我们于 2016 年 9 月从 F1 采集了数块泥制地

面标本进行淀粉粒和植硅体残留物分析。

（一）分析方法

标本取自不同层位，大致分为下、中、上三

层（地面1，2，3）。根据泥制地面有一层草拌泥

和一层细腻黄土泥表层的特点，我们对同一地面

标本的不同部位用干净刀片刮

取了残留物，分为三层：1.地

表上的覆土层，作为可能有污

染的人类活动面控制标本；2.

泥制地表硬面，作为人类活动

面的标本，这层地面非常薄，

厚度一般为0.2毫米；3.草拌泥

层，作为非活动面的控制标

本。（图二）每个标本为1毫升

左右，使用密度为2.35多钨酸

钠重液 （SPT） 进行分离，以

便同时提取淀粉粒和植硅体。

陶器残片经过蒸馏水冲洗后，

用超声波清洗仪震荡 6 分钟，

再使用上述重液分离方法提取

残留物［23］。地面上是否有损伤

和糊化的淀粉粒是了解大房子

功能的重要因素。由于糊化淀

粉粒变形严重，不宜辨认，我

们使用刚果红对地面残留物标

本进行了测试。刚果红会使经

捣磨和加热而形成损伤的淀粉

粒在显微镜的亮视野中呈现红色，而在偏光镜视

野中显示为桔红或金黄色的光亮，因此有助于检

测出糊化淀粉粒的存在［24］。

分析结果显示，来自地表覆土层的控制标本

中有很多碳、植物茎叶植硅体和植物纤维，不见

淀粉粒。从草拌泥中取得的标本中发现有较多的

植物纤维和植物茎叶植硅体，而只有极少量不可

鉴定的淀粉粒（n=2）。与此相反，采自活动面的

三个标本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淀粉粒和植硅体。两

个控制标本与活动面上的残留物组合显然有很大

差别，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表活动面上的残留

物主要与人类活动有关。

（二）谷芽酒的淀粉粒特征

根据以往的研究［25］和我们最近的实验分析［26］，

谷物发芽、糖化和发酵过程中淀粉粒会显示多种

形态的损伤，不同的谷物在酿造过程中出现的损

图二 灰嘴房面和附近红烧土中出土兽骨和陶器

A. F1地面标本：左侧为刮取残留物后的地面 B. 地面剖面及残留物取样部位示

意图（1. 地表上覆土层 2. 地表硬面层 3. 草拌泥层） C. 红烧土内的动物骨

骼（下排左为烧过骨骼） D. 敛口瓮残片 E. 陶缸残片 F. 敛口瓮复原示意图

G.陶缸复原示意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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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特征也有所不同。考虑到伊洛河流域及灰嘴遗

址的仰韶文化地层和浮选标本中发现有粟黍和稻

谷遗存［27］，同时野生小麦族植物也有可能混杂在

栽培植物中，我们对黍、披碱草 （属小麦族） 和

水稻酿造过程中的淀粉粒形态变化进行了观察。

谷物在发芽过程中，种子中的酶被激活，并开始

侵袭淀粉粒，使得一部分淀粉粒的形态呈现特定

的损伤特征。发芽的粟黍和披碱草淀粉粒中的损

伤形态，包括中心凹陷、深沟、微型凹坑、部分

缺失、部分层纹暴露、消

光十字模糊。发芽的种子

经过糖化和发酵后，出现

更高比例的损伤淀粉粒，

其形态不仅有发芽后产生

的所有特征，而且还有由

于糖化时温度较高而产生

的糊化淀粉粒，表现为膨

胀变形、消光十字消失

等；有些虽然无消光十

字，但周边轮廓犹存，并

显示出双折射光泽。水稻

淀粉粒为小型多边体，未

经发酵时往往聚集为群组

状；发酵后仍可见群组，

其中有些尚存消光十字，

但有些仅保留有双折射特

性。发酵数日后的谷物标

本中，损伤淀粉粒的比例

更高，损伤的程度更明

显 ［28］。我们还发现，在

发酵的黍标本中，除了有

明显损伤的个体淀粉粒

外，还保存有淀粉粒群

组，有些颗粒清晰可辨，

但有些已成中空、仅存周

边轮廓。发酵的时间越

长，淀粉粒中空的现象越

明显，有些颗粒群只剩下

隐约的网状轮廓，最后会完全消失。这一现象在

我们收集的榆林小米浑酒标本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图三）

（三）F1地面和灶中陶器残留物分析

F1 地面和附近灶中两件陶器的残留物标本

中，一共记录了638颗淀粉粒，其中383颗可以

鉴定，包括粟黍（n=320；占总数50.2%）、小麦

族 （n=9；占总数 1.4%）、水稻 （n=53；占总数

8.3%） 和山药 （n=1；占总数 0.2%）。有 255

图三 实验酿酒过程中黍、小麦族和稻米淀粉粒损伤形态对比标本

1. 发芽后的黍，部分颗粒有深沟、凹坑 2-4. 糖化和发酵的黍，有更明显的深沟、凹

坑、破裂、中空现象 5，6. 酿造后的黍淀粉粒群组，颗粒中空，仅存周边轮廓及双

折射特征 7. 发芽后的披碱草，出现深沟、中心塌陷、消光十字模糊 8. 发酵后的披

碱草，中空，仅存周边轮廓及双折射特征 9，10. 发酵的稻米淀粉粒群组，有消光十

字，或仅有双折射特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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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颗淀粉粒缺少鉴定特征，归为无法鉴定

类 （UNID）。（表一） 大部分可以鉴定的粟黍和

所有的水稻淀粉粒都是呈群组状态，与现代标本

中经酿造的粟黍和水稻淀粉粒形态可以很好对

照。淀粉粒中只有少数比较完整并可见消光十字

（n=11），仅占总数的0.02%，而大部分都具有各

种严重损伤及糊化变形特

征 ， 很 多 基 本 无 法 鉴 定。

（图四） 其中 94.5%的淀粉

粒的损伤特征与经过发芽、

糖化、酿造后的形态相似，

并有 12.1%的淀粉粒具有糊

化特征。使用刚果红染色分

析结果也显示，所有来自地

面的残留物标本中都有糊化

淀粉粒。（图五）

植硅体共发现 463 例，

主 要 来 自 粟 黍 颖 壳 （n=

56）、 黍 亚 科 哑 铃 型 （n=

145） 和 十 字 型 （n=94）、

稻颖壳 （n=3）、以及大量

来自禾本科植物茎叶的棒型

植硅体等。在 F1 的活动面

上发现了黍 （n=5） 和水稻

颖 壳 （n=1） 特 有 的 植 硅

体，虽然数量较少，但与淀

粉粒的鉴定结果可以对应。

陶器中植硅体保存丰富，特

别是陶瓮，粟、黍、水稻颖

壳的植硅体在其中均有发

现。（表二；图六） 残留物

标本中所发现的所有植硅体

均已计入统计总数。

地面残留物 （地面 1－

3）：采自地面的三个标本中

发现的淀粉粒组合十分相

似，在此合并起来讨论。一

共记录了553颗淀粉粒，其

中 339 颗可鉴定，包括 9 颗

可见消光十字。淀粉粒组合

以 粟 黍 为 主 （n=282；

图四 灰嘴F1地面和陶器上发现的淀粉粒

1. 粟黍 2-4. 有损伤特征的粟黍，显示深沟、微型凹坑、中心塌陷 5，6. 粟黍群

组，颗粒中空，仅剩周边轮廓，但具有双折射特征 7. 糊化山药 8. 稻米淀粉粒

群组，有双折射特征 9. 小麦族，消光十字模糊 10. 小麦族，中部变空仅存周边

轮廓有双折射特征

图五 灰嘴F1地面残留物中经刚果红染色显示出的糊化淀粉粒：在明场镜下为红

色（左），在偏光镜下为橘红色（右）

1. 下层地面的糊化淀粉粒 2. 上层地面的糊化淀粉粒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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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灰嘴F1地面和陶器残留物中发现的淀粉粒数量与长度（微米）记录

标本

地面1数量

地面2数量

地面3数量

地面1-3数量

地面1-3%

陶瓮数量

陶瓮%

陶缸数量

陶缸%

总数

百分比

最小长度

最大长度

平均长度

粟黍单独淀

粉粒（有消

光十字）

8（4）

14（2）

1

23（6）

4.2%

1（1）

3.3%

24（7）

3.8%

6.89

22.44

13.24

粟黍群

组淀

粉粒

123

7

129

259

46.8%

28

50.9%

9

30%

296

46.4%

3.99

16.61

9.4

粟黍群

组数

18

3

32

53

5

3

61

小麦族（有

消光十字）

1

3

4

0.7%

2

3.6%

3（1）

10%

9（1）

1.4%

15.93

28.88

23.87

稻米

48

5

53

9.6%

53

8.3%

3.22

10.63

5.75

稻米群

组数

6

1

7

7

山药

1

3.3%

1

0.2%

35.97

35.97

35.97

未鉴定

（有消光

十字）

96（1）

34（1）

84（1）

214（3）

38.7%

25

45.5%

16

53.3%

255（3）

40%

未鉴定

群组数

2

1

8

11

11

总数（有消

光十字）

275（5）

56（3）

222（1）

553（9）

100%

55

100%

30（2）

100%

638（11）

100%

糊化

特征

23

8

15

46

8.3%

23

41.8%

8

26.7%

77

12.1%

酿造

特征

268

55

209

532

96.2%

49

89.1%

22

73.3%

603

94.5%

表二 灰嘴F1地面和陶器的植硅体记录

植硅体形态型

η型

Ω型

双峰型double-peak

并排哑铃型组合体scooped parallel bilobate

稻亚科哑铃型scooped bilobate

哑铃型bilobate

多铃型polylobate

十字型cross

鞍型saddle

刺状棒型echinate elongate

枝状棒型dendritic elongate

圆齿状棒型crenate elongate

光滑棒型psilate elongate

曲波状棒型sinuate elongate

扇型common bulliform

多边帽型 achene

表皮细胞残片epidermal sheet element

帽型 rondel

长方形rectangle

正方形square

矛形lanceolate hair cell

总计

植硅体可能来源

黍（颖壳）P.miliaceum（inflorescence）

粟（颖壳） S.italica（inflorescence）

稻属（颖壳）Oryza（inflorescence）

稻属（茎叶）Oryza（stem/leaf）

稻亚科Ehrhartoideae

黍亚科Panicoideae

黍亚科Panicoideae

黍亚科Panicoideae

虎尾草亚科Chloridoideae

禾本科（颖壳）Poaceae（inflorescence）

禾本科（颖壳）Poaceae（inflorescence）

禾本科（颖壳）Poaceae（inflorescence）

禾本科（茎叶）Poaceae（stem/leaf）

禾本科（茎叶）Poaceae（stem/leaf）

禾本科（叶表皮机动细胞）Poaceae（leaf）

莎草科Cyperaceae

禾本科Poaceae

禾本科Poaceae

禾本科Poaceae

禾本科Poaceae

真双子叶植物Eudicots

地面1

5

1

75

37

1

1

26

13

1

9

1

4

174

地面2

1

2

19

11

1

1

1

9

11

3

1

8

68

地面3

5

1

11

1

23

1

42

陶瓮

37

9

1

3

5

25

28

1

4

113

陶缸

5

1

21

1

18

1

7

3

2

6

1

66

总计

47

9

3

3

8

145

1

94

2

2

1

2

53

1

51

1

9

1

23

2

5

46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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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其次为水稻（n=53；9.6%），另外还有极

少的小麦族（n=4；0.7%）。同时，残留物包含了

少量的来自于黍颖壳特有的η型植硅体。水稻颖

壳特有的双峰型植硅体和莎草的帽型植硅体也各

发现一例。来自于水稻茎叶的横排哑铃型植硅体

共发现三例。此外为大量来自禾本科茎叶的哑铃

型、光滑棒型、正方型等植硅体。

陶瓮标本中发现55颗淀粉粒，其中30颗可

鉴定。没有一颗可见清楚的消光十字，应是高温

造成的损伤，但其粒型、大小及显示双折射光泽

的轮廓仍可帮助鉴定。其组合以粟黍为主 （n=

28；50.9%），并有极少小麦族 （n=2；3.6%）。

陶 瓮 中 有 明 显 糊 化 特 征 的 淀 粉 粒 的 比 例

（41.8%） 远远高于地面和陶缸 （分别为 8.3%；

26.7%）。（表一） 此器物中植硅体保存十分丰

富，特别是来自于粟黍颖壳的Ω、η型植硅体，

各有37和9例。水稻颖壳的双峰型和茎叶的横排

哑铃型也有发现。这些大量来自于颖壳的植硅体

和糊化淀粉粒的存在说明此陶瓮曾用于加热带壳

的谷物，这些现象与其作为炊器的功能吻合。另

外，有双折射光泽轮廓的淀粉粒是谷物糖化的特

征，说明酿酒是该陶瓮的功能之一。

陶缸标本中发现有30颗淀粉粒，其中14颗

可鉴定，包括2颗可见消光十字。淀粉粒组合以

粟黍为主（n=10；33.3%）、

另 外 有 小 麦 族 （n=3；

10% ） 和 山 药 （n=1；

3.3%）。其中山药淀粉粒

有明显糊化特征，不见消

光十字，但其接近三角形

的粒型和层纹的存在均为

山药淀粉粒的典型特征。

植硅体残留物包含了 5 例

黍颖壳特有的η型植硅体

和一例水稻双峰型植硅

体。其余植硅体多来自于

禾本科，包括丰富的黍亚

科特有的十字形，以及叶

表皮机动细胞的扇型植硅体。

五 讨论及结论

F1地面上的淀粉粒中以粟黍为主，但颖壳植

硅体中有黍而无粟；由于粟和黍的淀粉粒不宜分

辨，应以植硅体为据，所以这些粟黍淀粉粒应定

为黍。因此，地面上的残留主要为黍、并有少量

水稻和小麦族。黍和水稻的淀粉粒与颖壳植硅体

同时出现，说明这两种谷物，至少其中一部分，

是以带壳的状态存在的。小麦族的淀粉粒数量极

少，也不见植硅体，是否为偶然混入的杂草，尚

可存疑。由于绝大多数黍和水稻淀粉粒都具有发

芽或发酵后才出现的损伤特征，可以推测这些留

在地面上的谷物是经过发酵的食物或饮料的遗

存。来自禾本科和莎草科茎叶的植硅体来源尚不

能确定，它们可能是铺在地面上的植物编织物遗

存，这一推测与上文提到土壤微结构分析显示地

面十分干净，可能使用覆盖物的情况相印证。另

一个可能性是这些茎叶植硅体，或其中一部分，

来自掺在发酵饮料中的其他植物添加物的遗存，

假设地面上有草席一类的覆盖物，撒在上面的液

体也可能渗到下面的地面上。如上所述，在发酵

饮料中添加其他植物的情况见于非洲埃塞俄比

图六 灰嘴F1地面和陶器上发现的植硅体

1. η 型（黍颖壳） 2. Ω型（粟颖壳） 3. 多边帽型（莎草科） 4. 横排哑铃型组合

体（稻属） 5. 双峰型（稻属） 6. 帽型（禾本科） 7. 十字型（黍亚科） 8. 哑

铃型（黍亚科）（标尺为20微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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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又如，台湾原住民有酿造口嚼酒的传统，他

们使用小米或大米酿酒，有些也掺入野草 （如藜

草或藜草籽）有助于发酵［29］。

陶瓮的淀粉粒和植硅体都包括有粟黍和水

稻，淀粉粒中有少量小麦族。陶瓮的器形正符合

用于谷物糖化容器的要求：器形大可装入较多的

谷物，较大的口径便于加水、加谷物和搅拌。损

伤淀粉粒具有糖化特征，及其糊化粟黍淀粉粒与

黍颖壳共存的现象也支持这件陶瓮用于谷物糖化

的推断，但不一定是它唯一的功能。这是因为糖化

后的淀粉粒虽然呈现有损伤特征，但其损伤程度

低于发酵后的淀粉粒。这件陶瓮上的淀粉粒损伤

和糊化程度很高，说明该器不仅用作糖化容器，

也可能用作一般炊具。陶瓮残留物中有水稻植硅

体，但不见水稻淀粉粒，这是因为水稻淀粉粒非常

小，在高温状态下很可能完全糊化而难以分辨。

陶缸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与地面十分相

似，主要是具有发酵特征的黍，及少量水稻和小

麦族，与地面不同的是还有山药。陶缸为泥质

陶，可能是盛食器，曾经用于盛装谷芽酒，酿酒

原料包括黍、大米和山药。小麦族的淀粉粒数量

较少，且不见于植硅体；如果源于野生植物种

子，目前不清楚是否为有意添加。残留物中禾本

科茎叶的植硅体是否源于酿酒的掺合料，也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回答。

总之，比较来自大房子 F1 的三组残留物，

都具有酿造谷芽酒的特征。地面和陶缸的残留物

组合更加近似，而与陶瓮区别较大，主要表现在

陶瓮中淀粉粒糊化的程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陶

瓮为炊器，除了用于糖化谷物之外还用于炊煮。

如果陶缸曾用来盛以黍稻为主的谷芽浊酒，那么

地面上的残留物很可能是这类浊酒的遗存，而缸

和瓮可能曾经是在 F1 室内使用的器具。如上所

述，大房子 F1 旁边的灶中出土烧过的动物骨

骼，包括幼猪，说明该灶曾用来烹饪肉类。留在

灶中的陶瓮和陶缸与酿酒和盛酒有关，而在大房

子内活动的人群在地面上留下了饮酒的痕迹。

根据 F1 地面上的残留物，我们无法确定地

面是否曾经用于发谷芽。如果地面用于谷物发

芽，而这些谷物保留在地面上，那么我们应该可

以发现残留物中有大量相应的植硅体和具有发芽

特征的淀粉粒。但是如果地面上有草席之类的覆

盖物，或者地面经常被打扫干净，我们可能找不

到大量的谷物遗存。另外，如果仰韶人用编织筐

或陶器一类的器物发芽，我们也无法在地面上看

到明显的遗迹现象。但是，这一缺憾并不影响我

们对仰韶大房子功能的认识：大房子可能是酿造

谷芽酒的建筑设施，同时也是饮酒集会的公共

场所。

总之，以上的分析证明灰嘴仰韶文化的大房

子F1、附近的灶及共存的陶瓮、陶缸共同构成宴

饮活动所需的设施，包括酿造以黍、稻米、小麦

族种子及山药等块根植物为主要原料的谷芽酒。

可复原的酿酒程序至少包括糖化和发酵。另外，

正如以往许多学者指出，大房子是集会场所。我

们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些建筑是宴饮集会的公

共场所，其平整、坚硬而干净的地面，不仅是酿

造谷芽酒过程保持清洁环境的需要，也可能还反

映了人们在宴饮集会时对礼仪环境的特殊要求。

大房子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的普遍性和形态的

一致性，可能反映了这种以谷芽酒为饮料的宴饮

礼仪是仰韶人群的一个重要的共同文化特征，它

随着仰韶人的迁徙和扩散，被带到仰韶文化分

布区的每一个角落。仰韶大房子的结构逐渐复

杂化及面积不断增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宴饮礼仪规模的发展。以黍和稻为主要谷物

原料的酿酒与饮酒活动的流行，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仰韶时期农业生产不断扩大的社会动力以及水

稻在中国北方传播的社会背景。这些与宴饮密切

相关的遗存也是我们研究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

考古学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王法成和

杨军锋协助采集标本和绘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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